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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书。那人。

1972 版五毛钱纸币，不过巴掌大小，
蓝色成为其主色调。在这版纸币的正面，
是一张纺织厂细纱车间的图案。 细纱车
间图案中绘有三位纺织女工， 左边是个
正在换粗纱的女工， 右边是个巡回中的
挡车女工， 正中央则是一个推着落纱机
的女工———这，就是我。

现在，据说这种 1972 版人民币五毛
钱纸币在钱币收藏市场价格不菲， 人们
关注它的，更多是价格与升值空间。但对
于我来说，1972 版人民币五毛钱纸币，记
载了我的一段人生经历。

我在汇文一小上的小学， 中学上的
是女八中。 1966 年高三毕业， 正当毕业
考试结束， 准备迎接全国统一的高考填
写志愿时，“文革”开始了，求学之路就此
戛然而止。

不幸接着降临，1967 年 6 月
8 日， 父亲蒋光鼐因癌症
医治无效与世长辞 。 6 月
12 日《人民日报》第二版的
右下角， 登出了父亲的讣
告———“纺织工业部部长
蒋光鼐逝世……”。父亲的
追悼会也是这天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
的，周恩来总理参加了追悼会。

父亲在病危时， 曾对母亲说：“以后要
是没有人养你，你就去做工吧。 ”父亲去世
后， 母亲得到了民政局给行政级别三级的
干部遗属发放的 500 元抚恤金， 以后就没
了经济来源。那时，我的哥哥姐姐们或身处
逆境，或发配外地，只有我在北京，能照顾
体弱多病的母亲， 而当时摆在我面前的路
似乎也只有一条———上山下乡。 当时我想

得最多的， 是如果我去上山下
乡，谁来管母亲。

母亲患有糖尿病、阵发性室

上性心动过速等多种疾病， 每次心脏
病发作都要立即送医院注射西地兰。
如果我离开北京，母亲再无人照顾了。
万般无奈， 我以母亲的名义给周恩来
总理写了封信。 等待了三个月，终于在
1970 年新年到来之前有了回音。

在周恩来总理的过问下， 我被安
排到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棉纺分厂，
成了工人阶级的一员，这也是我们家
祖祖辈辈以来第一个工人，一个地地
道道的纺织女工。

记得发行这张纸币的那个月，我
们每个人的工资里都有一张这样的
新币。 发工资那天，我还没进厂，路上
碰见了我师傅的女儿，她远远就冲我

喊：“钱上有你！ ”当时
我未解其意，等进了车
间， 师傅才告诉我，前
些日子在我们车间照
了许多相的那些人，就
是这张五毛钱的设计
人员。 这张钱中间那个
推落纱机的女工，就是

照我的照片画的。
链 接

蒋光鼐，字憬然，因抗战而闻名。 这位
十九路军总指挥、淞沪警备司令，曾指挥过
著名的淞沪抗战，在《第十九路军为日军犯
境通电》 中有这样一句话：“光鼐等分属军
人，唯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
地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抵抗，虽
牺牲至一人一弹，决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
国军人之人格。 ”字字铿锵，国人振奋，敌人
胆寒。

1949 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后又历任
纺织工业部部长，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务。

（摘自《北京晚报》1.8 蒋定桂/文）

我记得 1954 年我从中国回来以后曾告诉过我的同
志：“同中国人的冲突恐怕难以避免了。”我是根据毛泽东
的各种言论得出这个结论的。 毛泽东讲的某些事情引起
了我的戒备。 我始终也没有搞清楚他讲的到底是什么意
思。 例如，他有一个有名的口号“帝国主义是纸老虎”。 我
认为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他竟把美帝国主义当成纸老
虎，而实际上它是一只危险的猛兽。 他第一次提出“纸老
虎”口号的时候，我们和中国的关系还是好的，但是这个
口号使我们有点为难。

我记得，有一次在北京，我和毛泽东穿着游泳裤躺在
游泳池边上，讨论战争与和平问题。毛泽东问我：“赫鲁晓
夫同志，你怎么想？如果我们比较一下资本主义世界和社
会主义世界的军事实力， 你就能看到我们显然比我们的
敌人强。 你想，中国、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加在一起
能动员多少个师啊！ ”

我说：“毛泽东同志， 这种想法现在可
过时了。 你再也不能根据哪一方的人多来
计算力量大小了。以前，用拳头和刺刀解决

纷争的时候，谁的人多刺刀多，结果的确不一样。 可是出
现机关枪以后，兵力多的那一方就不一定能占上风了。现
在有了原子弹， 双方部队的数目对真正力量的对比和战
争的结果就更没有意义了。哪一方的部队愈多，它的炮灰
也就愈多。 ”

他试图要我相信原子弹本身也是纸老虎。他说：“听我
说，赫鲁晓夫同志。你们只要挑动美国人动武就行了，你们
需要用多少个师来打垮他们， 我们就会给你们多少个师，
一百个，二百个，一千个，都行。 ”我竭力向他说明，只要一
两枚导弹就能把中国全部的师都炸成粉末的。但是对我的
争辩他连听都不听，而且显然认为我是个胆小鬼。

1957 年，他显然改变了他的调子。 他来参加莫斯科
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在一次亲切、坦率的交谈中，他说：
“赫鲁晓夫同志， 我在报纸上看见你们国防部长朱可夫
说，要是哪个社会主义国家遭到帝国主义国家进攻，你们
将迅速回击。 我认为这个做法是错误的。 ”

毛泽东说，“我想，假如帝国主义进攻中国，你们不必
干预。我们自己会打他们。你们的任务是保存自己。让我

们自己照顾自己。 再则，假使你们自己遭到进攻，我认为
你们也不应该还击。 ”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
“撤退。 ”
“撤到那里去？ ”
“你们曾经撤退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你们一直撤

到了斯大林格勒，假如你们再次被人进攻，你们可以一直
撤退到乌拉尔，坚持两三年就行了。你们有中国作后盾。”

“毛泽东同志，假如战争现在就爆发，你认为会打多
久？ 这回可不同于上次大战！ 那次战争用的是飞机和坦
克，现在则有了导弹和原子弹。你根据什么说我们会有三
年的时间撤退到乌拉尔去呢？ 我们很可能只有几天的时
间，此后，什么也不会留下了，仅剩下一些破烂而已。如果
我们告诉敌人我们不还击的话， 那就等于是请他们来打
我们了。 ”

显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双方存在着根本的分歧。
（摘自《赫鲁晓夫回忆录（全译本）》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2006 年版）那年。

赫鲁晓夫理解不了毛泽东的“纸老虎论”

1955 年，自传体小说《高玉宝》出版发行。
这本书一版再版，共印行了 500 多万册。
按照作者高玉宝的自述，1948 年参军时，

他还是一个文盲。 一年后， 他开始动笔写自
传，此时仍是字画结合、以画代字，如“杀”字
不会写， 先画一个人头， 再在这头上画把刀
……

奇迹在两年后发生了。1951 年，在他人的
指导下， 高玉宝完成了 20 多万字的 《高玉
宝》。

书中人物，均用现实中的真名真姓。
其中就包括我的曾外祖父周春富， 亦即

“周扒皮”。
“没见过高玉宝”

“周扒皮”为催大家早点上工，半夜躲进鸡舍学鸡叫……这是《高玉宝》
中，最著名的情节。

近年来，不断有人指出，无论从农学、动物学和当时农村普遍租佃关系
的史实来看，这些细节都与事实相悖。 从上世纪 40 年代初到 1947 年土改
期间，曾外祖父家里，老大、老三负责种地，老二做生意，其他孩子读书。 因
为人手不够，陆续雇过长工和短工，都有名有姓。

高玉宝自称在周家放过猪，但周家人从来没见过他。
我的外祖父周长义，于 2008 年春节过后离开人世。 生前，他见到我，一

直重复一句话：咱家没剥削过人，也从没见过高玉宝这个人———
1963 年春夏之交，他（高玉宝）来了一趟。我和人正在地里干活。高玉宝

40 岁模样，招呼大家一起要开个小会。 黄店有两个生产队，山后队的人没
理睬他。 吕××跑过来了，吕参军回来当队长和把头组长（五副犁铧一个互
助组），领着高玉宝，现找了几个人，高玉宝隔老远在地里给几个人握手。我
这也是第一次见到高玉宝。 高玉宝对我说：谁说我没在你家干过活？ 我学木匠时还
给你家做过马槽子。 这事很多人都清楚。 人家来调查，你们照我那样说没有错。 高
玉宝又说他现在很烦恼，小人多。他又对我说，写“周扒皮”不是写你家的事，不是写
咱这地方的事，但天底下能没有这样的事吗？ 小说是拿（到）全国来教育群众的，有
没有重名重姓的，肯定有。 回去告诉你们家里大人和小学生，不要乱讲话……

据外祖父周长义回忆，高玉宝这番话，中心意思就一句：外面来人问要回答，我
在老周家干过活。 1963 年的年度关键词是“忆苦思甜”。 这似乎可以为高玉宝急着
到家乡“开小会”做注脚。

给曾外祖父家做过 10 年长工的刘德义，解放后做过大队的贫协主席，于 1978
年去世。 他的儿子告诉我，从来没听他爹说过周春富家半夜学鸡叫。

荒草和《高玉宝》
我在搜寻史料时，从古旧市场淘到最初的《高玉宝》版本，由解放军文艺丛书编

辑部编，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后记中，有荒草的《我怎样帮助高玉宝同志修改小说》。 那么，荒草是谁？
直到 2008 年，由于机缘巧合，我才详尽了解到关于“荒草”其人与《高玉宝》的

成书过程。 荒草，原名郭永江，1916 年出生，1940 年来到延安，创作歌剧《张治国》，
反映八路军大生产，受到毛泽东的称赞。

1951 年，他赴朝鲜采访，回国后出任《解放军文艺》副总编辑、八一电影制片厂
副厂长。

上世纪 70 年代，郭永江因病，回到故乡资阳，1984 年迁居重庆，1993 年病逝。
临终前，他写信给资阳文献学会，郑重声明：《高玉宝》是我写的。
上世纪 50 年代初，全军大扫盲。 为树立典型，郭永江接受任务，帮助高玉宝修

改自传……高玉宝的原稿实在太差，他无法修改，最后在组织授意下干脆代笔。 他
写完一章，高玉宝照着抄写一章。 总政文化部文艺处与出版社约定，以后每版书必
附荒草《我怎样帮助高玉宝同志修改小说》，稿酬平分。

在“反右”之后，郭永江的后记和名字逐渐退出再版的《高玉宝》。
郭永江子女介绍，其父晚年讲过，“半夜鸡叫”是根据民间传说加在

周春富身上的。 （摘自《周末》3.22 孟令骞/文）

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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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梁实秋曾说过一生中有四个遗憾:一，有太多的书没有读；二，与许多鸿儒
没有深交，转眼那些人已成为古人；三，亏欠那些帮助过他的人的情谊；四，陆放翁但悲不
见九州同。

1927 年前后，父亲与胡适、徐志摩等过从甚密，他们都是“新月派”的人，父亲与徐志
摩管胡适叫“大哥”。 后来各自忙各自的事情，来往不多。 父亲也是在那段时间，与鲁迅先
生爆发了著名的“论战”。 即在 1927 年 11 月，父亲应《复旦旬刊》之请，发表《卢梭论女子
教育》，对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观点进行了批评。当时，鲁迅刚从广州来到上海，对父亲
的文章极为不满。 一个月后，他在《语丝》发表《卢梭与胃口》一文，对父亲的观点进行驳
斥。 随后，父亲毅然提笔应战……

父亲生前不大提他与鲁迅的是是非非，那时我们在台湾，鲁迅的书与毛泽东的书一
样，都属禁书，所以年轻时我并不知道他们有什么“过节”。直到后来到了美国我才陆陆续
续读到他们当年的文章。有一次我问父亲:“你当年和鲁迅都吵些什么？ ”父亲回答得很平
静，他说，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仇恨，只不过两个人对一个问题的看法不同，其实他还是
很欣赏鲁迅的文学的。 鲁迅认为文学是有阶级性的，而父亲更强调文学作品的
人性，比如母爱，穷人有，富人也有，不论阶级，不管穷富，文学不是政治的工具，
它是写永恒的人性，这就是父亲的信念……（摘自《往事不寂寞》 梁文蔷口述）

父亲梁实秋与鲁迅并无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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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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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说“不好”，要说就说“欠佳”；
别说“假新闻”，要说就说“策划”；
别说“罚款”，要说就说“执法”；
别说“涨价”，要说就说“调价”；
别说“下滑”，要说就说“负增加”；
别说“贫困”，要说就说“不富裕”；
别说“找三陪”，要说就说“休闲”；
别说“乱收费”，要说就说“集资”；
别说 “贪财好色 ”，要说就说 “禁不住诱
惑”；
别说“行贿”，要说就说“劳务费”；
别说“骚扰女人”，要说就说“她有不可抗
拒的魅力”；
别说“倒闭”，要说就说“改制”；
别说“难逃法网”，要说就说“运气不好”；
别说“经济损失”，要说就说“交学费”；
别说“个人意志”，要说就说“组织安排”；

别说“打击报复”，要说就说“工作需要”；
别说“跑官要官”，要说就说“要求进步”；
别说“渎职”，要说就说“管理不到位”；
别说“权是上级给的”，要说就说“人民赋予”；
别说“不落实举报”，要说就说“为了安定团结”；
别说“一人说了算”，要说就说“敢于拍板”。

（摘自《杂文月刊》第 1 期 温智慧/文）

不 要 拿 人 当 手 段
有穷人到底是谁的耻辱？ 偏偏有人进一次穷人的窑洞，就以为多大的恩德。

1877 年 7 月 31 日，被囚禁
的进步大学生波古柳博夫因在
彼得堡市长特列波夫面前没有
行脱帽礼，竞遭到毒刑拷打。 此事
在俄罗斯民间引起轩然大波 ，女
青年薇拉·查苏利奇愤慨至极 ，
1878 年 1 月， 她只身从外省赶到
彼得堡， 朝那个臭名昭著的家伙
射了一颗子弹。

薇拉当场被捕， 后移交有陪
审团参加的公开审判。 她给人的
印象是聪慧、和善，完全一副柔弱
女性的模样，人们很难将之与“凶
手”一词联系起来。

审理开始了。 薇拉丝毫没有为自己开脱的意思，而是
再次指控特列波夫惨无人道的暴行：“迫使一个被折磨得
奄奄一息的人再次接受鞭笞和酷刑，这是多么残忍。 我觉
得，绝不能也不应该让这件事无声无息地过去。 我在等待
着，可人们都保持缄默，特列波夫依旧有恃无恐地一次又
一次滥施淫威。 当我看不出有任何其他办法可改变这种状
况时，便下定决心宁可牺牲自己，也要向世人证明：绝不能
让这个残酷凌辱人类个性的人逍遥法外……举起手来向
一个人开枪———这是可怕的，但我意识到，必须这样做！ ”

法庭辩论异常激烈 ，被
告的辩护律师据理力争 ，慷
慨陈词：“薇拉蓄谋杀人虽是

事实，但她并非出于私心和个人复仇，而是为了保护另一
个人的思想和名誉。 在她的动机中有一种正直而崇高的热
忱。 这个柔弱的少女勇敢地举起了自己的手，去制止践踏、
凌辱人类尊严的行为， 她担负起了整个时代的职责……”
律师的发言震撼了整座审判大厅。 最终，陪审团宣告薇拉·
查苏利奇无罪。

开始，大家几乎不敢相信它是真的，后来媒体、民众便
明白了———那位律师 ，那些陪审员 ，他们也是 “人 ”，也是
“生命”，他们心中也藏着一个小小的“必须”，一记伟大的
冲动：无论如何，我必须站在正义的一边，必须对得起这位
美丽的姑娘，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她无私的英勇和付出；无
论如何，要给她和她的亲人一个惊喜，给苦难深重的俄罗
斯一个惊喜。

生命是有尊严的，生命的权利和梦想是有整体感和连
锁性的， 不能因为罪恶暂时没有落到你的身上便暗自庆
幸，不能因为老鼠没有窜上你家的炕头便高枕无忧———今
天可以是他、是她，明天就可以是你、你们。 罪恶蔑视的乃
每一个，而非某一个。 她最大的珍贵在于：那件事终于有人
做了！

（摘自《廉政瞭望》第 1 期 王开岭/文）

80 分不完美，60 分也不完美，但不要因
为 80 分不是 100 分而否认从 60 分进步到
80 分的意义。

据说战国时期有一个学派叫 “合同
异”，认为“天与地卑，山与泽平”，万物看起
来不同，其实都一样。这个伟大的“辩证法”
可了不得，谁要是熟练掌握了它，辩论就能
无往而不胜。 请看：

“你不也吃肉吗？ 有什么资格批评归真
堂活取熊胆？ 其实都一样。 ”

“我们这公款消费几千亿，但有报道称
奥巴马全家度假也花费公款几百万。 官员
乱花钱，其实都一样。 ”

“我们是限制言论，但是维基揭秘一出
来，西方政府不也气急败坏吗？政府都想控
制言论，其实都一样。 ”

“看守所神秘死亡和刑讯逼供是存在，
但是美军的伊拉克监狱虐俘案呢? 监狱虐
待犯人，其实都一样。 ”

……
一句话 ，我站在粪坑里 ，所以我脏 ;你

手里有泥巴，所以你脏。 我们都脏，本无不
同。 “天与地卑，山与泽平”，哦耶。

一味“合同异”，要点就是否认差异，否
认差异就是否认了进步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从而为
一切落后进行辩护。 岂止否认，还要嘲讽。 我仅仅是
“坏”，你又“坏”又“虚伪”，我是真小人，你是伪君子。
我呸！

在应该学习他国长处的时候诉诸“国情”，在为
本国不足辩护的时候却诉诸“普世”，还真是辩论中
的制胜法宝。 好比一个孩子，在小明学习的时候，说
“我肚子疼，不能跟小明一样学习”;在吃垃圾食品时
却肚子不疼了，说“你看小明都吃了”。 问题是，这是
一回事吗？

西谚云：不要让“最好”成为“更好”的敌人。 意思
是 80 分不完美，60 分也不完美，但不要因为 80 分不
是 100 分而否认从 60 分进步到 80 分的意义。 不过
中谚却说：五十步怎么可以笑百步?要我说，五十步
怎么不可以笑百步，九十九步都可以笑百步。人类文
明的进步靠的就是点点滴滴的努力， 大的进步值得
大的肯定，小进步值得小肯定。 别说什么“关了灯都
一样”，21 世纪了，为什么总要关着灯呢？

（摘自《新世纪》第 12 期 刘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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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 须 ” 的 力 量

前辈作家赵树理去世后，好多年门前冷落车马稀。 有
那么一年，赵家突然接到通知，某新任领导要来看望赵树
理遗孀及家人。 一连几天赵家抓紧准备，端的是清水洒街
满屋擦拭喜迎领导关怀。 来了来了，赵家公子赵二湖肃立
门首迎接，房门打开，领导照例是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上前
亲切握手，赵二湖心潮澎湃，正准备热泪盈眶，一队人马
蜂拥而入，白炽灯噼里啪啦一阵爆响，房间一明一灭若干
个来回，不待开口说话，一架摄像机中厅架起，细碎的轮
转声震慑出新闻联播式的威严。 二湖明白了：所有这一切
都是为了明天电视台的新闻。 顿时笑不出来，眼里的热泪
也就倒咽了回去。

这情景和我们看到的许多节日送温暖极其相似。 我
看过许多报道，领导带着白面粮油走进贫困户，农户受宠
若惊。 随员立即布置场面，贫民怀抱小袋白面，手捧塑料
油桶，和领导合影，一家人被摆成了僵硬死板的造型。 更
有甚者，送上两百块钱，给两张票子就算了吧，偏要做成
支票形状的大牌子，让受访家户高举着照相。 领导笑容可
掬，穷人形容呆滞，大约这会儿搁谁也是难以笑出来的。
他们为什么笑不出来？ 傻子也能看出来，领导送温暖，用
意并不在让你温暖，不过是为了自己在媒体露一露脸，宣
传一下自己的亲民形象。 带着浩浩荡荡的拍摄队伍送温
暖，一看就知道醉翁之意不在济民。

我们不是时常强调领导即服务吗？ 为什么领导上门，
却更像一种商品交换？ 你得救济，我收获感恩，甚至是一
种强索的感恩。场面已经摆好，你若不感谢，下不了台。在

这里我们能看到一种大救星思维。 领导就是大救星，他做
了工作，你必须感动，必须感谢。 大救星思维和救世主心
态，造成了送温暖的尴尬场面。

本来，任何地方只要政府职能正常运转，就要消灭贫
困。 扶贫济困是政府履行正常职能，没有什么特别的需要
感谢的地方。 调节收入，削富济贫，以强助弱，本来是政府
职能，没有理由特别要求别人感谢你。 如果考虑到相当一
部分工农群体收入低，是社会不公正带来的，这感谢就更
没道理。 底层的贫困，根子多由社会管理制度缺失造成。
一个访贫问苦掩盖了贫困问责，还要老百姓感谢一回？ 有
穷人到底是谁的耻辱？ 偏偏有人进一次穷人的窑洞，就以
为多大的恩德。

康德有句名言：“永不拿别的个人当手段”。 一句话直
指公民社会的问题核心。 人是目的，永远不要把人当成手
段。 政府领导的所有公务服务，都应该是为了社会成员的
发展进步，而不是别的什么目的。 访贫问苦，为了救济，为
了扶贫，还是为了政绩？ 为了出镜？ 为了显摆？ 如果是后
者，那么所有的下乡出行，所有的宽慰鼓励，都不过是假
惺惺表演。 所有的救济对象，都不过是官员风光露脸的道
具而已。 造访的没有诚意，年复一年的访贫问苦，势必沦
为另一种意义上的羞辱。

人心换人心。 真心送温暖才能送去温暖。 借送温暖以
营私， 一袋面一桶油什么的不解决问题。 你没有携带阳
光，那茅屋瓦舍当然是冰冷冰冷的。

（摘自《南方都市报》2.26）

近来， 有位名家说到这样一个观点：“所谓民族的价
值观一定不能有‘钱’这个字。 ”这个看法不对。

我们的价值观中，能否有“钱”字？ 刚改革开放时，就有争
论。 深圳成为特区后，曾提出一个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有些
人就横加反对，认为这是“拜金主义”，是“一切向钱看”。

30 多年过去了， 如今中国面临进一步深化改革时，又
出现类似的问题和争论，说明这个问题并未解决。 其实，这
种争论不是现在才有，早在“五四”运动时代就有了。 1923
年 12 月 26 日， 鲁迅应邀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演讲，
题目为“娜拉走后怎样？ ”（此文收于《鲁迅全集》一卷中）

鲁迅明确指出：“钱这个字很难听， 或者要被高尚的
君子们所非笑， 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
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 凡承认饭需钱买，
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
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 ”

鲁迅先生 89 年前的这段话，是何等精彩、深刻、切中
要害。 我国有些知识分子，自己有钱不愁生计了，就鄙视
“钱”字以标榜清高。 其实钱就是经济的标志，民生的代
表，财富的度量。 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创造财富，
就是要“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

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
于人民”。 如果主流价值观中不能有“钱”字，这种价值观
还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即使古代的孔老夫子， 虽然主张
“有教无类”，但对其学生也要收一定肉干作为学费，而肉
干是需花钱的。

笔者参加全国两会已有 15 年历史。 会议期间，过去
要缴伙食费与粮票，后来不收粮票了，收点钱也是象征性
的， 再后来干脆钱也不收了。 而伙食标准却不断与时俱
进，“鱼肉”自不在话下。 我们不能因摆脱了“饭需钱买”的
规定，而不去按一下“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的胃，就“说
钱为卑鄙”。

斥钱为卑鄙，要把“钱”字从价值观中清除掉，必然是
有钱的人，至少是不为钱发愁的人。 但广大人民群众呢？
柴米油盐，住房、医药、教育、交通，哪样能离开钱？ 家如
此，国亦如此。 我们虽然经济总量已达世界第二，但被 13
亿人口一除，仍处世界后位。 目前虽刚入小康，但仍不富
裕，甚至还有近亿人口未达到国际的脱贫标准。 当下切不
可轻易否定“钱”字，若把“钱”字从价值观中清除出去，这
个价值观，也就无任何价值可言了。

（摘自《北京日报》3.26 朱相远/文）

我们的价值观不能否定“钱”字
若把“钱”字从价值观中清除出去，这个价值观，也就无任何价值可言了。


